
总第 4期（2021 年 3月）

1

一、断交风波

2020 年 12 月 15 日凌晨，索马里信息、文化与旅游部长杜贝 (Osman Dubbe) 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责肯尼亚“持续公

然干预该国内部政治事务”，并“侵犯了该国主权”。为回击上述行为，他宣布索马里将断绝与肯尼亚的外交关系。1 此举令国际

舆论界一片哗然。

根据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 2021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消息，早在 2020 年 12 月 5 日，索马里政府就曾致信政府间发展

管理局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主席兼苏丹总理哈姆杜克 (Abdalla Hamdok)，提请该机构关注肯尼

亚对索马里主权的“侵犯”，并召开紧急会议就该议程进行商议。2 14 日，索马里外交部在声称信件中的诉求已得到 IGAD 方面

的回应后，3 于翌日正式确认了与肯尼亚断交的决定。

12 月 20 日，IGAD 于吉布提召开了第 38 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就索、肯双方正在经历的外交危机进行讨论，同

时协调其他地区安全争议和疫情防控问题。4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 (Mohamed Abdullahi Mohamed) 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Uhuru 

Muigai Kenyatta) 均参加了此次峰会。在开幕演讲中，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Moussa Faki Mahamat) 呼吁两国之间展开对话，以

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5 这也标志着此次断交风波不仅影响着非洲之角的和平与稳定，也正式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重要关切。

尽管在 IGAD 主席国吉布提总统盖莱 (Ismaaciil Cumar Geelle) 的斡旋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的支持下，此次外交争议在行政

层面上得到暂时缓解，但仍有一些潜藏的问题值得讨论 ：索马里为何突然在此时做出断交决定？肯尼亚又如何“干预”了索马

里的内政事务？笔者将通过梳理、评析两国近期的外交争议，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二、海鸣又起：波折起伏的两国关系

理解此次断交事件，需要将其放在两国外交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近年来，索马里和肯尼亚在安全、领土与资源开发

等多个领域频现争议，其中印度洋海洋空间划界争端影响较为深远，并一度导致双边关系破裂。

2014 年 8 月 28 日，索马里曾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交请求书，称双方“对其海洋权利重叠地区的海洋边界所在地有不同意

见”，对肯尼亚提起诉讼。面对索马里的指控，肯尼亚方面起初并未直接应诉，而是在 2015 年 10 月对国际法院管辖权和请求

书的可受理性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案件的审理程序也因此暂停。经公开听审，2017 年 2 月，法院驳回了肯尼亚提出的反对

意见，同时命令双方继续提交后续的辩诉材料。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旬，国际法院认定并受理了双方提交的两轮诉答状，暂

定将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听审。6

索、肯纠纷的一方面是领土主权之争。从地图上看，争议中的三角形海域位于肯尼亚拉穆港 (Lamu) 外的印度洋上，面积

约为 10 万平方公里。索马里认为，它与肯尼亚的海上边界应从其陆地边界向印度洋延伸，而非肯尼亚所主张的应平行于纬线。

但对肯尼亚来说，这关系到其目前主张占有的专属经济区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海域面积的 26%（约 5.1 万平方公里）

和专属经济区外大陆架面积的 85%（约 9.5 万平方公里），以及进入国际水域的通道。7 另一方面，由于这片区域也已经勘探出

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此这场争议也是围绕经济与资源开发权益的争夺。8

从海事争端到断交危机：浅析索马里与肯尼亚近期外交争议
肖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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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法院尚未做出判决，相关领土和油气资源的法律归属也无法确定，理论上，争议期间两国与投资者的接触和谈

判也应受到限制。但索马里政府的后续行动导致了争执的进一步扩大。2019 年 2 月 16 日，肯尼亚外交部表示，因索马里政府

在明知国际法院尚未做出判决的情况下，依然尝试在 2 月 7 日于伦敦举办的一场石油勘探展览会上拍卖争议海域中属于肯尼

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区块，9 肯尼亚宣布召回本国驻索马里大使进行紧急磋商，并通知索马里驻该国大使离境。10 尽管在 2 月 18 日，

展会协办方、地震勘探技术公司“频谱地理” (SpectrumGeo) 在一封致索马里石油与矿产资源部的信中试图澄清，该公司没有

在当天的促销展示活动中拍卖任何区块，也没有在与索马里政府的前期合作中勘探收集任何肯尼亚主张领土的油气信息，11 索

马里方面也对肯尼亚的抗议做出了解释与回应，12 但这些表态未能缓解业已公开的外交争执和紧张局势。

此后，两国在外交关系中摩擦不断。例如，2019 年 5 月 21 日，肯尼亚海关曾突然改变落地签发放规定，拒绝三名持索马

里外交护照的高级官员入境参加会议。13 索马里方面则针锋相对，索卫生和人力资源部在 5 月 26 日临时发出通知，禁止其官员

参加在内罗毕举办的任何会议，以示抗议。14 直到半年后，形势才有所好转。11 月 14 日，两国总统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5

周年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并达成协议，同意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并恢复向两国公民发放落地旅行签证，促进商业往来与人

员流动。15

近几年，在安全、领土主权与矿产资源开发等多重利益博弈下，两国关系可谓历尽波折。虽然海事争端已经告一段落，

但在上述种种激烈的试探与报复行为中，两国间的政治信任也遭遇了重大打击。而在缺乏政治互信与信息沟通渠道的情况下，

博弈双方势必难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沟通渠道进行积极的信号传递，取而代之的则是睚眦必报的外交风格以及召回或驱逐

使节等较为激烈的行为方式。因此，海事争端虽没有直接导致日后的断交危机，但也削弱了两国的外交信任，是两国容易采

取猜忌与报复手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始于 2014 年的海事争端为两国关系留下的负面遗产。

三、步步升级：肯尼亚与索马里内政危机

如前文所述，索马里在 2020 年 12 月中旬宣布与肯尼亚断交时，曾指责后者“持续公然干预该国内部政治事务”。考虑到

索马里政府的相关表态，以及海事纠纷暂缓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此次断交事件中索马里对肯尼亚的指控应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项指控是抗议肯尼亚对索马里选举进程的“干扰”。笔者认为，索马里的此番指责应是三重内政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肯尼亚与朱巴兰州 (Jubbaland) 地方政府总统马多贝 (Sheikh Ahmed Madobe) 的密切联系加重了索马里联邦政府对

肯尼亚的猜忌。自 2012 年改行联邦制以来，索马里联邦政府一直未能解决央地关系中的困境。现任总统穆罕默德上台后，联

邦政府一直与朱巴兰州和邦特兰州 (Buntland) 地方政府就选举和治理结构等问题争论不休。穆罕默德希望将行政权力集中在中

央政府，而后者则主张联邦成员州应拥有更多自治权。其中朱巴兰州领导人马多贝与肯尼亚的联系十分紧密，并因曾与肯尼

亚部队一同抗击索马里青年党 (Al-Shabab) 的经历而被视作后者的战略“盟友”。

对肯尼亚来说，朱巴兰州沿肯尼亚的整个东北部边界延伸，可以与索马里其他地区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缓冲区，肯尼亚籍

此可以依靠马多贝的军事力量抵御索马里青年党的侵扰。也有分析认为，朱巴兰州的地理位置也有助于肯尼亚和基斯马尤港 

(Kismayo Port) 建立商业联系，并在与索马里的海事争议中占据优势。16 而对马多贝而言，其执政地位也需要得到肯尼亚境内同

族领袖和军政高层的支持。17 在 2019 年 8 月 22 日举行的朱巴兰州地方政府选举中，马多贝获得连任，联邦政府则拒绝承认该

选举结果。18 然而，马多贝的当选却得到了肯尼亚的支持与祝贺。19 索马里与肯尼亚在朱巴兰州事务上的分歧可见一斑。

其次，索马里联邦政府对肯尼亚“介入”朱巴兰州武装冲突的怀疑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2020 年 1 月，索马里总统

穆罕默德曾以保卫与肯尼亚接壤的边境城镇为由，向朱巴兰州的盖多省 (Gedo) 派遣了 700 多名经土耳其训练的索马里国民军 

(Somalia National Army) 士兵。尽管遭遇多方反对，但联邦政府一直拒绝将部队撤出朱巴兰州。自 2020 年 2 月以来，这支部

队已与当地武装朱巴兰安全部队 (Jubbaland Security Forces) 发生了多起冲突。20 随着冲突蔓延至与朱巴兰州接壤的肯尼亚曼德

拉郡 (Mandera)，21 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索马里方面开始指责肯尼亚窝藏了被认为在 1 月 28 日从摩加迪沙监狱逃

脱的朱巴兰安全部长贾南 (Abdirashid Janan Hassan Abdinur)，并向朱巴兰安全部队提供支持，但肯尼亚对此予以否认。22 事实上，

直到 2021 年初，盖多省的索马里内部武装冲突依然存在，而索马里和肯尼亚的争执也仍未平息。23

第三，出于对肯尼亚的不信任，以及对其与马多贝“联盟”立场的忌惮，索马里联邦政府把与朱巴兰州的选举争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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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于肯尼亚。在过去的两年中，索马里各势力就在选举投票问题上争执不断。直至 2020 年 9 月 17 日，联邦政府及各州领

导人才达成共识，同意继续以“间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24 根据这项协议，经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州政府认证的部族长老将

代表选民选举议员，然后由议员选出总统。除索马里兰地区外，索马里其他 5 个联邦成员州均需在其境内两个城市举行投票

活动。25 其中，朱巴兰州的投票城市分别是基斯马尤和盖多省省会加尔巴哈瑞 (Garbaharey)。如前文所述，此时盖多省正在经

历索马里联邦政府军与朱巴兰地方武装的冲突。朱巴兰州认为，在冲突频发的加尔巴哈瑞组织有效投票活动并不现实，希望

联邦政府能够交还加尔巴哈瑞的控制权，或由州政府决定议会席位在两座城市间的分配方式，但遭到了联邦政府的拒绝。26

11 月 28 日，在结束了对肯尼亚的访问后，马多贝在基斯马尤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由于联邦政府的武装力量推翻了朱巴

兰行政当局在盖多省的合法统治，并将盖多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其非法控制之下，朱巴兰州将无法按计划在加尔巴哈瑞举行议

会选举。27 次日，索马里外交部便发表声明，指责肯尼亚“出于其在索政治经济利益考量，向马多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并“煽动”其退出了同年 9 月 17 日在摩加迪沙达成的选举协议，使原定于今年 12 月开始的索马里议会选举陷入瘫痪。值得

一提的是，索马里方面并没有为上述指责提出任何实质的证据，但依然宣布召回其驻肯大使，同时命令肯尼亚驻索大使回国

进行磋商。28

索马里对肯尼亚的第二项指控是肯尼亚总统与索马里兰领导人的公开接触。从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此次会面应当

是断交事件发生的导火索（见图一）。1991 年 5 月 18 日，索马里兰宣布脱离索马里共和国统治，成为“索马里兰共和国”。但

索马里则将其定性为分离主义运动，认为它的成立是对其主权与统一的侵犯。

图一 两国外交争议大事记 (2014—2020)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索马里的坚持下，多数国家并没有承认索马里兰的主权国家地位，而仍将其视作索马里的一个联邦成员州。与此同时，

少数与索马里兰领导人接触的国家也遭到了索马里的外交报复。2019 年 7 月 4 日，索马里就曾因几内亚总统邀请索马里兰领

导人访问首都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宣布与该国断绝外交关系。29

索马里针对肯尼亚的外交报复也遵循了相似的逻辑。2020 年 12 月 13 日，应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邀请，索马里兰领导人比

希 (Musa Bihi Abdi) 抵达内罗毕，以总统身份开始了对肯尼亚的国事访问。30 14 日，比希发布推特称，双方就“双边利益”在

肯尼亚总统府举行了会谈，31 而这正好发生在索马里宣布与肯尼亚断交的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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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位领导人 15 日发布的联合公报也显示，肯尼亚对于加强与索马里兰双边关系的态度极为坚定，同时希望扩大两

国在经贸、安全与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公报中还有两处表述值得留意。其一，肯尼亚提出将在 2021 年 3 月底前在

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 (Hargeisa) 开设领事馆，同时索马里兰也将升级其驻内罗毕联络处。其二，肯尼亚方面支持“索马里全

体人民”表达自己的主权意愿。32 在索马里看来，肯尼亚的这些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分离主义势力的鼓励，更是对其主权和领

土主张的严重侵犯。

结语

与海事争端相比，两国在此次断交事件中的争执方式既有延续，也有变革。一方面，两国延续了此前互不信任的状态，

其沟通方式也依旧缺乏灵活性，未能凸显外交协调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两国所争执的利益本质发生改变，从海上领土与

油气资源转向索马里的内部政治事务，肯尼亚在争端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变化。

在海洋权益争端中，肯尼亚因其对海上领土与资源的主张而与索马里构成了对等的直接冲突方。可即便如此，索马里并未

就该事件正式宣布切断与肯尼亚的外交关系，双边关系也在当年重新恢复正常。而在 2020 年底发生的断交事件中，肯尼亚因“介

入”索马里内部各政治势力的直接冲突，成为了与索马里联邦政府间接冲突的对象。结果自 2020 年 11 月底以来，双边关系急

剧恶化。先是索马里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指责肯尼亚向来访的马多贝施加政治压力，进而对索马里选举进程造成影响；

而后在 12 月中旬，索马里指控肯尼亚通过与索马里兰领导人会面并发布联合公报，支持其分离主义主张，从而威胁到索马里

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如前文所述，与此前外交争执中的处理方式不同，不论是 11 月 29 日召回驻肯使节，还是在 12 月 15 日宣布与肯尼亚断交，

索马里均选择在肯尼亚“介入”的次日即对其提出指控，同时发起较为激进的外交报复手段。由此可见，和直接的领土与资

源争议相比，索马里在两国近期的外交争议中对肯尼亚“介入”其内政行为的反应要敏感和激烈得多。尽管是与索马里间接

冲突的对象，但肯尼亚在索马里的认知与怀疑中“介入”其内政的程度越深，受到索马里反制措施的速度和烈度就越大。

因此，笔者认为，索马里宣布与肯尼亚断交的突然举措应当主要受内政因素驱动。在面临选举危机以及部分联邦成员州

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把与索马里存在海上领土划界问题争议，同时频繁与索国内反对派和分离主义势力接触的肯尼亚叙述为“介

入”其内政并导致双方断交的一方，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心态，或许是索马里联邦政府当权者转移公众注意力，并在选举及

央地关系等内政危机中获得同情与支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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